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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亲历2014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有感

2015年 1月 7—10日，我有幸参加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及其相

关活动。闲暇时将所历所思记述如下，

以饗对国家奖励申请、评审、颁发有兴趣

的朋友。

2015年1月7日17:00，驱车前往友

谊宾馆。吃过简单的自助餐后，信步徜

徉在小道上。透过松树丛的寒风吹在面

颊，有一种透心的凉爽。思绪又回到漫

长的申奖之路上。

2013年国庆节前夕，团队同事建议

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奖。我曾在 2008
年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过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时隔 5年，再次申请能行

吗？大家都表示支持，我答应考虑一下。

在研究室的催促下，我开始准备。

申报要求列出8篇代表论作和总共20篇

的相关论著。我可以轻易找到8篇有份

量的代表作，除 Springer出版的一本专

著外，有 6篇 IEEE TAC，Automatica 等

长论文，1篇 Systems and Control Let⁃
ters，20篇国际SCI期刊论文。

当然，更重要的是个人工作。这几

年，我和学生以原创的矩阵半张量积为

工具，提出了逻辑动态系统的状态空间

方法，初步建立了逻辑动态系统的动力

学和相应的控制理论。这些工作引发了

大量后续研究。现在，该方法已被国内

外学者应用到系统生物学、博弈论、通讯

与编码、逻辑线路设计与故障检测、有限

自动机、图论与队形控制等领域。意大

利、以色列等国家都有追随我们工作的

团队。我们真正做到了：中国人提出原

创的理论和方法，外国人跟着我们做。

推荐工作开始了，我们准备了申报

材料，经过我所在的数学院推荐，到中国

科学院答辩。为减轻评审负担，各单位

推荐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争取到中国科

学院推荐是第一关。答辩较顺利。我们

通过了评审。

随后是网络评审，我们准备了详尽

材料，包括论文代表作和评价材料。由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指定相关专家

进行审评。这个评审时间最长，据说是

最难过的一关，淘汰率很高。抱着一颗

平常心，并无等待之苦。得知结果后，开

始准备初评答辩：15min报告，10min回

答问题。准备好 PPT以后，数学院组织

了预演，领导们提了不少意见。答辩并

不顺利，PPT中的SCI引用率与上报材料

中的数据不同，挑剔的评委指出时让我

们措手不及。那天，面对这样的结果，我

和合作者都很沮丧。

初评的同时，相关材料还要送海外

学者评审。初评很严格，有固定的淘汰

率，据说至少 1/3。人，最难以承受的也

许就是与近在咫尺的目标失之交臂。初

评的表现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

不断怀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值得吗？

幸运的是，我们过了初评。虽然还

有最后一关——复评，但复评没有固定

的淘汰率。这时有点底气了，但由于初

评的教训，不敢掉以轻心，答辩做了精心

准备。后来的事实说明，凡事都马虎不

得。听说复评时仍有6项落选。

2014年底得到通知，我们的项目最

终获奖了。这是数学院今年唯一一项。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特别是至

今也不知是谁的评审专家们。假如有什

么值得自豪的，那就是，我们从未打听过

任何一次评审的评委，更没有向任何一

个评委打过招呼或有过交易。扪心自

问，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没有做任何可

能玷污那纸带着国徽的奖状的小动作！

2015年 1月 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正式召开。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下车时，已是人流如潮，每个入口外均排

着长长的队伍。接着，代表们排好队，然

后各队按奇偶依序被带上照相阶梯。几

分钟后，对面的正门打开了，先是几位工

作人员——据说是保安——进来了，接

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

山、张高丽等步入会场，热烈掌声响起。

习近平总书记等等从左到右，与前两排

代表一一握手。我有幸分在第二排，与

领导们一一握了手。巧的是 2008年我

也站在第二排，和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

人也握过手。

会议由张高丽主持。起立唱国歌后

大会开始。先是刘延东副总理宣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

奖的决定。然后是授奖。先由习总书记

给于敏单独授奖。然后是60名获奖人代

表分5批上台领奖。接着是李克强总理

作报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再强调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表态国家还要加大

科技创新的投入。接着是获奖代表发

言 。 最 后 ，

由张高丽总

结 ，并 宣 布

大会闭幕。

往事浮

现 眼 前 ，我

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是 1965年暑假前

夕，北京市召开大专院校毕业生会议，由

彭真市长作报告。那年我上大学一年

级，有幸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出席会议。

19岁的我，很天真、很激动。

1999年，国际自控联（IFAC）的传统

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时，这种大型国际

会议还不多，会议的宴会在人民大会堂

宴会厅举行，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我有幸再次来到这里。

2008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我作为

获奖者代表被选上台领奖，我两次来到

大会堂。第一次是排练，第二次是正式

开会。这次到大会堂，虽然少了新鲜感，

但还是有一丝淡淡的激情。临走前，不

舍地回头看宏伟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人

民大会堂，今生大概无缘再到此地了。

我成长于贫寒家庭，从中学学费全

免，到大学每月19.5元的最高助学金，后

来拿着工资读研究生，出国攻读博士

……是祖国人民养育了我，给了我上学

的机会。最近在看电视连续剧《老农

民》，常常被吃不饱饭的他们所感动。我

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

能够饱食终日，从事所谓神圣的科学研

究，应该有一份感激之心，感谢为我们提

供衣食的劳动者——祖国人民。

能够 2次以第 1完成人的身份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是很高的荣誉，

是学术界同行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今生

今世，夫复何求？希望有生之年，只要尚

未痴呆，还能鞠躬尽瘁，做一点力所能及

的工作。寸草之心，虽无以报得三春晖，

却聊可自慰，以对天日。

当离开怡宾楼时，我的2014年度国

家科技奖励大会活动全部结束。生活又

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这轨迹，仿佛是

命运为我量身定制的：它既有匠心独运，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攀援曲径；又有天

道酬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之因果诚

信。人生路，你还会将我引向何方？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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